
明知道此处限高 ， 不低头是过不去的 ，

还要强行挺胸抬头通过， 那结局肯定很惨。

年轻时的富兰克林去拜访一位老前辈 ，

他挺胸昂头， 大步流星， 进门时， “嘭 ” 地

一声， 额头重重地撞在了门框上， 顿时肿了

起来， 疼得他哭笑不得。 老前辈看到他这副

样子笑了笑说： “疼吧？ 可这是你今天最大

的收获 。 一个人想要洞察世事 ， 练达人情 ，

就必须时刻记住低头 。” 富兰克林把这次拜

访当成了一次悟道 ， 他牢牢记住前辈的教

导， 把 “记得低头” 作为毕生为人处世的准

绳， 最后成为美国著名的科学家、 政治家及

外交家。

富兰克林低头的故事让我想起了农田里

的稻谷。 越是颗粒饱满的稻穗， 越是躬下身

子 ， 将头垂得极低 。 那些在稻田里趾高气

扬、 挺胸抬头的都是些秕子， 无论谁走到跟

前， 它们始终都把头抬得很高。

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先生的真实写

照 。 牛吃的是草 ， 挤出的是奶 ； 牛埋头苦

干， 任劳任怨； 牛辛勤耕耘， 不图回报 。 牛

以它高尚的精神、 踏实的作风、 平常的心态

向人们展示了自己的品格。 鲁迅先生就是这

样一个为祖国、 为人民勤奋工作， 甘为孺子

牛的人。

这二人的共同特点是低头做事 ， 踏踏实

实地做事。 低头并不意味着自卑， 而是一种

谦虚谨慎， 做事不张扬才是实干家。

在我国古代， 淮阴侯韩信曾经低头 ， 忍

受胯下之辱， 那需要忍受何等的耻辱 ， 更需

要多大的勇气 ； 三国时期 ， 刘皇叔曾经低

头， 三顾茅庐， 屈身恭请孔明出山， 诸葛不

负众望， 辅佐刘氏父子打天下； 越王勾践曾

经低头 ， 卧薪尝胆

,

以三千越甲吞并了吴

国。

他们绝非等闲之辈， 让他们低头何其容

易 ？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 ： 此时放下架

子， 是因为在低头那一刻就坚信将来有一天

自己的头会高高扬起。 低头不过是他们休养

生息、 养精蓄锐的 “缓冲”。

人生在世， 不如意事十有八九 ， 遇到事

情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， “小不忍则乱大

谋” 就是这个道理。 人在屋檐下， 不得不低

头， 该低头时且低头。 低头是一种智慧 ， 是

一种气度。 当然， 低头更要有一种勇气 ， 假

设你放不下架子， 就不具备这种智慧 ， 也就

很难获得成功。

低头是一种智慧

李付春李付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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？

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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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

《我的老师季羡林之学生时代 》

一书 ， 使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再次

成为公众焦点 。 钱文忠披露 ， 季老

上高中时文理偏科严重 ， 高考数学

只得了

4

分 。 “那时像钱钟书也是

15

分， 吴晗

0

分 ， 但是后来都成了

大家 ， 你怎么能否认他们对中国文

化作出的贡献呢 ？ 所以这要反思我

们今天的招生制度 ， 是不是应该给

偏才学生开一个单独的通道？”

高考数学成绩

4

分也能上清华

大学 ， 我们无从得知背后的录取细

节 ， 可能季羡林的学术气质那时就

已有所展露， 所以清华大学才对这位

特殊人才高抬贵手 。 联想到数学得

15

分的钱钟书也能上清华大学 ， 可

见清华对于另类人才、 偏才怪才不是

一般的重视， 而是高度赏识。 这个特

殊通道造就了季羡林、 钱钟书之类的

博学大师 ， 使他们成为后人仰视的

“人才高山”。

我无意将此同今天的教育制度进

行对比， 尽管我们大声疾呼 “多一把

衡量的尺子 ， 多一批人才 ”， 可实际

人才标准唯分是从、 分数至上， 雷也

撼不动。 这种制度在强调了教育公平

的同时， 也在制造新的不公， 那就是

对特殊人才缺乏必要的制度关怀和人

文关怀， 缺乏应有的特殊通道， 将更

多另类人才挡在了社会认同之外， 造

成人力资源和拔尖人才的流失。 当今

教育的灵活性、 人文性和规律性， 与

“季羡林时代” 相比仍有不少差距。

更重要的是， 我们对这种制度已

养成了 “惯性的执行 ”， 以致于出现

一点儿不公 ， 哪怕是选择了优秀人

才 ， 也 “人人喊打 ”。 最典型的就是

前段时间， 清华大学

2009

年招生增

加特别推荐环节， 中学校长可推荐优

秀生或特长生， 名额不占学校的推荐

指标。 不少人认为让校长直接推荐会

增加腐败因素和教育不公， 却没有认

识到此举对教育观念、 人才观念的拓

荒价值 。 还有 “

90

后美少女作家 ”

蒋方舟

,

虽已出版

9

部作品 ， 而对

“清华有意降

60

分调档”， 社会缺乏

谅解 。 整个社会对个性人才非常歧

视， 不愿放松、 放宽录取标准， 如此

多样化人才的选择就只能成为一句空

话。

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曾谈到哈佛

大学的招生模式启示： “哈佛的入学

考试有

75

个分值指标 ， 其中文化知识

考试只占

1

分， 其他是研究能力、 艺术

技能等多项指标。 一个学生如果作曲才

能十分突出， 哈佛就派专家组通过他创

作的曲子评定其艺术才能 ， 如此项合

格， 即可进入哈佛深造。 高水平大学应

该荟萃各种人才， 如果都用一个模子招

生， 那么一些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人

会因此被埋没 。” 对个性化人才非常赏

识、 重视， 这不正是 “季羡林时代” 的

常规做法吗？ 但愿这能改变我们振振有

词的 “分数崇拜 ” ， 为另类人才设置 、

开辟绿色通道。

生命的红飘带

本报通讯员 李延明

这件事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， 但是在我

的梦境中， 总有一条条红色的飘带一直不断

引导着我走出困境。

那是

2

月的一天 ， 头天刮了一夜的风 。

早上我到管道四公司中哈二期项目工地最西

边的

1

号营地办事 。

1

号营地距离哈萨克斯

坦克孜州府

560

公里， 其中

480

公里是柏油

路， 还有

80

公里是草原路。 正常情况下， 从

项目部驻地出发， 车辆行驶

6

个小时可以到

达

1

号营地。 那天我坐在车里欣赏着车窗外

的雪景， 越野车一路向西北驰骋 。 行驶了

4

个小时后 ， 我们的越野车到了阿拉尔斯克

镇， 然后下公路沿着一条时隐时现的草原路

向东行驶。

这条草原路是营地通向外界的第二条道

路。 第一条路比这条路少走

80

公里， 道路高

低不平， 而且岔路多， 极易迷路， 为了安全

起见， 第一场雪后就关闭了。 这条路是营地

到阿拉尔斯克镇购买生活用品的必经之路 ，

路上途经两个小村庄 ， 路况相对来说还可

以。 这是入冬以来

1

号营地与外界唯一的通

道， 用生命线来形容它再恰当不过了。

越野车沿着雪地中延伸到远方的车辙印，

一路颠簸向前行驶。 由于语言不通， 司机和

我都沉默不语， 车内音响播放着听了千百遍

而稍感厌烦的哈国歌曲， 打破了车内略显沉

闷的气氛。 渐渐地， 我们眼前的车辙印在最

后一个村庄里消失了， 司机凭着多次行走的

经验继续向前行驶。 “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到

营地了”， 在翻肠搅肚的颠簸中我这样想着。

车行驶了大约两三公里后， 我发现司机的脸

色越来越难看 。 “不会是迷路了吧 ？” 我心

里猜疑。 时间已是下午

3

点半， 这里属于通

信盲区， 手机没有信号， 虽然车内备有应急

用的饼干和桶装水， 但是如果天黑之前我们

找不到通往营地的路， 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

冰天雪地的荒郊野外冻上一宿， 后果不堪设

想。

由于当地司机在被雇用之前都要经过行

车安全培训， 所以他不会把车开得离村庄太

远 ， 要是实在不行 ， 我们还可以原路返回 。

就这样 ， 司机和我开始了找寻道路的旅程 。

四周白茫茫一片， 根本看不出丝毫的车辙印

记 。 越野车就像一条迷失在大海里的小舟 ，

在高低不平的荒原中无助地瞎闯。 车外起风

了， 刮得车窗呜呜作响， 我不禁打了个寒战，

“再找一会儿， 实在不行就回去。” 我默默念

叨。 车窗外， 高处的积雪被风吹向低洼的地

方， 我这才想到低洼路面上即使有车辆经过

压出的车辙印， 昨晚刮了一夜的大风也早被

积雪覆盖了。

我们继续艰难地寻找通向

1

号营地的道

路 。 在近乎绝望的情况下 ， 无意中一抬眼 ，

我眼前一亮。 在很远处有一点红色在寒风中

飘舞 ， 这时司机也看到了 ， 我俩对视一下 ，

哈哈大笑 ， 我不禁大声喊道 ： “我们有救

了！”

司机加大油门 ， 向那红色驶去 。 原来

在路边的一个高坡上有一根一米高的铁棍 ，

上面系了根红布条 ， 在白茫茫的荒原中煞

是显眼 。 布条下面焊了根指引方向的小铁

棍 。 沿着铁棍指引的方向我们向前急驶 ，

行走了大约一公里后又有同样的红布条出

现 ， 我们不断前行 ， 红布条不断增多 ， 一

根 、 两根 、 三根……一根根红色的布条出现

在眼前 ， 不断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。 我特

别注意到红布条一般是一公里左右就出现一

根 ， 在道路的转弯儿处这样的红布条会增加

到

3

根 ， 以提醒司机方向 。 沿着红布条指引

的方向行驶 ， 我们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， 响

在耳边的哈国歌曲似乎也变得节奏欢快 、 悠

扬动听了 。

按照路旁不时出现的红布条指引， 越野车

行驶了近两个小时后， 我们终于看到了营地高

高的水塔。

经过了解， 原来是营地领导考虑到和外界

连接的那条到阿拉尔斯克的生命线非常不好走，

极易迷路 ， 下雪后迷路的几率更是大大增加 ，

所以第一场雪之前就在我们车辆必经的道路上

插上了绑着红布条的铁棍， 指引车辆出入

1

号

营地。

一根红布条， 很普通， 但是在迷途人眼中

却是指向希望之路的明灯。 正是靠着这条绵延

不断的红色走廊， 员工们得以在茫茫荒原中安

全出入， 时间久了， 项目员工都亲切地称之为

“生命的红飘带”。

5

月

20

日至

6

月

8

日 ， 管道新

闻中心

3

名报纸和电视记者， 以 “重

上涩宁兰” 为主题， 深入施工一线采

访。 在遥远的青藏高原上， 管道建设

者们虽然每天与轰鸣的机器和恶劣的

自然环境为伴， 但是他们的工作热情

和生活态度却没有受到丝毫影响。 记

者被他们饱满的工作热情和乐观的生

活态度深深感染了， 并满怀深情地用

手中的相机记录下建设者们一张张灿

烂而又生动的笑脸， 以此表达记者心

中的敬意：

把一粒笑的种子

深深地种在心底

纵是一块荒僻的土地

也滋长了这一粒种子

笑的种子发了芽

笑的种子又开了花

花开在高原的长风里

也开在气龙身旁的浅草中

吊管机的长臂上

开着笑的花

天空的白云里

也开着笑的花

播种者现在何所在呢

那只飞旋的苍鹰

永记得你那灿烂的笑

虽然不知道你的名字

笑脸

摄影 彭同乐


